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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信

微
博

　　种到松软地里的小麦种子长出半拃
高的嫩苗时，老家一带的晚秋算是拾掇
停当了。这个时节，早晚两头的风日渐转
向由北往南刮。打眼望向坡野，深褐与浅
灰成了主色调。覆盖在村子上方的绿毯
一样的树冠们也纷纷向季节作别，留出
空隙让叫人身热心暖的阳光没啥遮拦地
洒泻在村里屋顶、街面、碾盘、井台，还有
街坊邻居们的猪圈、牛棚、鸡舍上。
　　忙了将近一年，总算有闲下来歇歇
身子骨的工夫了。太阳露红时，住村南梢
儿的杨叔照例手执大扫帚，扫了院里扫
屋外。收拾清爽后，杨叔脸上展露开几丝
笑容。杨婶勤快且心细，给牛羊鸡鸭添食
料时不经意转脸望向老伴，对视几秒，不
禁也舒展眉梢抿嘴浅笑开来——— 相濡以
沫四十年的默契让她明白，这个“老实
人”，恐是又想喝庄户酒了！
　　老家人喝庄户酒起始哪年兴于何
月，没有谁专门探寻过。打我记事起，每到
秋里的晌午时分，村巷里常常弥漫着酒
香，这些盈含着辣丝丝的酒香味儿跟惯
常的韭菜炒蛋、油炸果子仁（花生米）的香
气，还有草木灰中煨咸鱼时泛出的咸腥
气混搭在一起，往往逗诱得我们上小学
的孩子连咽若干口水。及至到了壮年离
别村子居于城里，季节一到，还是会想起
老家的庄户酒。
　　杨叔实在、本分，在村里口碑极好。
喝庄户酒，他也不“单干”，把自个儿打制
的梧桐材质小饭桌往炕中间一搁，不长

工夫，招呼过的几位街坊邻居就陆续脱
鞋上炕盘腿坐下来。杨叔洗脸、剃须、弹
扫干净裤褂上的尘土草屑，便着急忙慌
地一边泡茶续水、一边招呼杨婶端肴烫
酒。紧赶慢弄，两袋烟工夫，这庄户酒就
开席了。
　　老家人喝庄户酒看似不怎么讲究，
但从端盅到叨肴，再到喝茶、吸烟、嗑瓜
子、拉呱，整个过程却很有道道。酒是散打
的粮食酒，花不了几个钱，肴是自家园畦
里种的大葱韭菜萝卜蒜，还有没怎么长
成的卷心大白菜。“女掌柜”手起刀落，或
斜刃切片或立刀剁丝。继而去鸡窝里摸
几枚鲜蛋，朝盆沿儿轻轻一磕，等蛋黄蛋
清跟切好的菜料在搅拌中交融到正好
时，顺手翻盆儿往热锅热油里一倒，紧接
着手执锅铲翻炒两三个来回……啧香的
下酒菜未等钟表秒针转完两个圈，就热
气腾腾地出锅端上桌面了。杨婶很是爱
好，每回自己的“老实人”操持庄户酒时，
她都手脚麻利格外勤快，酒肴炒好几个
后，总愿意再炸上盘果子仁。
  老家人喝庄户酒直白、单纯，没啥功
利目的，不是有什么大事才聚到一个炕
头上推杯换盏、长谈短论。庄稼地里边面
朝黄土背朝天，甚至披星戴月忙活了近
一年，预期的收成眼望着要装进天井、囤
子，心里乐呵呀！一乐呵就自然想喝口酒。
庄户酒酒席上，杨叔他们一端起酒盅，彼
此的话也都不藏着掖着。不胡乱评判别
人，不传乱七八糟的是非，也不指鸡说狗，

拉的都是庄户呱。倒什么茬口种什么粮，
调什么畦子栽什么菜，养什么畜禽喂什
么料，不听话的小辈该怎么调教，说地道
话，打庄户谱，横竖琢磨的都是过日子的
事儿。
　　这些年，杨叔捣弄庄户酒，围坐炕上
或围坐客厅圆桌周边的老街坊老邻居喝
酒吃肴的时候，也常常聊起庄里的民风
民俗，还有什么乡愁之类的话题。说到起
劲的时候，彼此还会捋着花白的胡须说
起乡村振兴，甚至还能说起这个国、那个
国的关系如何如何。
　　我搬到城里居住快四十个年头了，
每年一有宽裕工夫，我都乐意回老家兜
兜转转。秋种的时候回到村里，小时候
闻惯了的酒跟酒肴的混合香气依然存
在。过街走巷时，我深嗅着这缕缕弥散
不断的气息，脚步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移
向村南梢儿，迈进昔日是草苫屋、如今
翻建为白墙红瓦宽大房间的杨叔杨婶
的家。两位老人早至耄耋之年，但精神
矍铄。絮叨起喝庄户酒的事，杨叔总是
笑声朗朗。
　　有次，在杨叔家天井里的梨树下坐
定后，老人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他和左邻
右舍的街坊们不管早年还是现在，常喝
的庄户酒席纯粹、干净，没有什么歪心思，
就图个乐呵、高兴哩！末了，杨叔又说：“到
如今，我还喜好庄户酒这口，还喜好你杨
婶弄的油炸果子仁。只是这牙不给面子，
嚼这盘好肴治不服它了……”

　　离房管中心下班还有半个小时，我
拿起契税发票匆匆到一楼去复印。
　　这个点儿了，复印处依然还有七八
个人在排队。我赶紧跟了上去，焦急地等
待着。一会儿工夫，我身后又多了五六
个人。
　　排在我后面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
人，看起来像个机关干部，文质彬彬的。他
后面是一个中年妇女，染了红头发。也许
是怕有人加塞吧，身后的那个男人和我
挨得很近，我虽然有点反感，但觉得大家
都很着急，也就没有多想。
　　正当我焦急等候的时候，忽然有人
拍了我一下，说：“哥，还没办好呀！这里复
印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我吃了一惊，回
头一看，只见和我说话的是一个20来岁的
女孩，长得挺漂亮的。难道碰到熟人了？我
在脑子里闪电一样搜索，可是对这个“妹

妹”竟然没有一点印象。但又不能置之不
理，于是含含糊糊地回答道：“啊、啊，快
了、快了。我也是第一次复印，还不知道是
不是收费。”女孩又嘟嘟囔囔地说：“早知
道有这么多人在排队，我就在大厅外面
找个地方复印了，不用这么麻烦。”我又含
糊地说：“是啊是啊，这么大个房管中心竟
然只有这一处复印的地方！”
　　说话间轮到我复印了，我拿出需要
复印的发票，没想到那个女孩竟然一直
跟随在我侧后面，一边和我说话，一边也
拿出来一叠材料，看起来也要准备复印。
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原来这个女孩竟
然是个加塞的！她之所以叫我“哥”，只不
过是为她加塞当掩护！我回头看了一眼
长长的队伍，心里对她很鄙夷，暗暗骂道：

“年纪轻轻的，别人都在规规矩矩地排队，
你竟然加塞！没有羞耻心吗？”瞬时，那张

漂亮的脸也变得丑陋起来。
　　很快我的发票复印好了。我拿起发
票，头也不回地到二楼税务窗口盖章。还
好，时间来得及，一切办理妥当。
　　随后，我一身轻松地下楼准备回家。
经过一楼大厅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刚才
那个女孩竟然还在排队，而且还在队伍
的末尾位置！我有点懵了，她不是加塞加
到我后面了吗？怎么到现在还在队伍的
最后面？离房管局下班还有不到10分钟，
看这情形她肯定办不成事了。
　　正疑惑呢，有个人轻轻碰了我一下。
回头一看，是刚才排在我后面的红头发
女人，她悄悄地对我说：“同志，你知道吗？
刚才排队复印材料的时候，如果不是有
个女孩故意挡在你后面，你的钱包早让
你身后那个男的偷去了。我胆小，看见了
也没敢说。”

　　当我打开一本书，仿佛一扇门也被
敞开。那一页页的字句，像一条条细腻的
丝线，将我牵引到另一个世界。这世界或
铺满花草，或弥漫云烟。
　　我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心灵被
点亮，灵魂被撼动。阅读，让我体验到一种
独特的沉浸感，让我忘却疲惫、忘却喧嚣。
我放松下来，沉浸在文字的海洋里，享受
着这无与伦比的美妙。
　　在阅读的旅程中，我找到了心灵的
归宿。“知识是由一本书接一本书积累而
成的。”我喜欢阅读，它让我看到了自己，

让我发现和探索世界。在书籍造就的时
空里，我不再孤单。我和书页融为一体，它
在我的内心流转着，构成了我独特的心
灵世界。
　　鱼离水则身枯，心离书则神索。读书
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
和盲从，而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和权衡，阅
读给我的启迪和智慧是无穷的。
　　坐在书桌前，我一遍一遍地读书，思
考、品味、咀嚼作者的智慧，汲取经验和教
训，领悟情感和人性。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书籍耐

心地教我如何拓宽眼界，如何从不同角
度看待问题，让我不断成长和进步。

三更已过，五更鸡鸣
时光如泉水叮咚

　　
更声里，油灯闪烁的窗外

河水消失在河流深处
落叶是月光下飘荡的小舢船

一万朵花的舞台
虫鸣开始收敛温情的小夜曲

　　
时光的尾声流水潺潺

蓝色的精灵出窍沧桑的翅膀
风雨四处寻找归宿
手搭凉棚的母亲

仿若一座冰清玉洁的雕塑

时光的尾声
□正行

冬天的暖意
□贾永明

□殷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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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的秋色
用一场霜白为自己素描

西风硬，大地瘦削
阳光卸下部分温柔

落叶在弯曲的时间里开始漂泊
　　

一阙秋词
在清冷的河水里

按不住自己的影子
天空有枯黄擦拭的伤口

也长出了新的云彩
夜色很深，风一吹就老了

　　
蛰伏的秋虫

陶醉在落英的覆盖中
悄悄地融进一首诗里

静寂入意境
　　

没有一只飞鸟衔回故事
枝丫一天比一天更有质感

立冬，风卷走薄凉的叶
空出一树石榴

大模大样地继续生长
　　

我时常被它引到这里
看看它饱满的红
以及苍茫的黄
猜想它的母体

是否把酸甜当作幸福
　　

有些石榴落地了
有些喂养鸟雀了

大部分石榴
是冬天里生动的勋章
它们的美被一再呼唤

成为校园绿植的选美冠军
　　

我一直坚信
石榴是最适合校园的植物

它藏着万物的内心
像我们朴素的理想

庄户酒
□崔启昌

心归书所 只此清欢
□徐向

“加塞”的女孩
□李泽强


